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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安一处老旧小区里，有一
间终日紧闭房门的屋子。门外是喧
嚣的现代都市，门内却是一位古稀
老人与木头、竹子、椰壳相伴的静谧
世界。在这间仅有 55 平方米的屋子
里，除了一张宽约 1 米的单人床外，
其余空间堆满了各类板胡、工具、木
料、椰壳以及半成品的乐器。在屋子
南边有一个大约 3 平方米的阳台，
是这间屋子的主人———72 岁的陕西
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秦腔
板胡手工制作技艺传承人王亲民的
“战场”，狭小的空间除却工具和材

料，连转身都显得局促。可就是这么
一方天地，诞生了无数把被戏剧演
奏家们视为珍宝的板胡。今年，王亲
民受邀参加了 2026 丝路春晚的录
制，去了哈萨克斯坦，同当地民族乐
器库布孜制作大师图尔杜库洛夫一
起交流手工乐器的制作心得。

秦腔板胡是秦腔重要的演奏乐

器，被誉为秦腔的“魂”。那一嗓子或凄
切或粗犷的唱腔背后，是秦腔板胡如
泣如诉的托腔保调。王亲民，就是为秦
腔守住“魂”的人。作为非遗项目秦腔
板胡手工制作技艺传承人，他的家族
与这门手艺的渊源，可追溯到清朝末
年。一个多世纪以来，王氏一族用双手
打磨出的板胡，见证着秦腔艺术的兴

衰沉浮，也承载着几代手艺人的坚守
与承诺。

2 月 25 日，时值马年春节，文化
艺术报记者拜访了王亲民，听他讲述
自己与板胡的故事。

百年“全儀合”的家族记忆

王亲民家的客厅里，挂着一块木
匾，上面刻着“勤慎谦清”四个大字，这
是王家的祖训。在这四个大字的下方，
还刻有“存道义之心，行道义之事”几

个小字。“小时候，爷爷和父亲经常给
我讲，做手艺要精益求精，人得勤快；
做人要谨慎、谦虚、清白。做手艺一定
要有道义。”在王亲民的记忆深处，这
则家训影响了他整个人生，爷爷王芝
春和父亲王彦芳的谆谆教导至今仍回
响在耳边。

清末，王芝春凭借祖传的手艺，在
西安城中开设了当时唯一一家乐器
行，号“西京全儀合”。因技艺精湛，享
誉西北，被戏班和票友们尊称为“胡胡
王”。1936年，著名书法家于右任为其
新店题匾“永盛斋乐器行”，这块匾额
曾高悬于店门之上，见证着王氏乐器
铺的鼎盛时光。

王亲民翻找出两枚钢印，“这是我
祖父留下的，是清朝时期的”。在钢印
上依稀可见，一枚上有“西京”二字，一
枚上有“全儀合出品”几个字，“板胡做
好后，这枚横着（带‘西京’字样），这枚
竖着，烙烫后，咱家铺子的字号便留在
了乐器上，既防伪又是对产品质量的
承诺”。

1956 年，公私合营的浪潮席卷全
国。王亲民的父亲王彦芳带着家传手
艺进入西安民族乐器厂，很快就成为
技术骨干。王亲民至今还珍藏着父亲
当年的工作证和退休证，证件上“乐器
工”三个字仍清晰可见。
“小时候我并不想继承这门手

艺，四五岁的时候，父亲经常把我领
到厂里去，看着看着就学会了。”回忆
起往事，72 岁的王亲民唏嘘不已。他
起身在挂满板胡的架子上找出一把
板胡攥在手里，“这是我 12 岁那年自
己做的第一把板胡，那是 1965 年，用
的小叶紫檀木料，60 年过去了……”
说起这把琴，王亲民爱不释手，讲述

着它的故事。
那是王亲民做的第一把板胡，也

是他此后 30 多年间做的唯一一把板
胡。因为不想继承祖业，王亲民从学校
出来后进了西安一家木材厂，当了木
材检验师。1998 年特大洪水灾害后，
国家开始禁伐，木材厂没了生意关门
歇业，王亲民又不愿跟着外资企业去

越南，45 岁的他失业回到家，人生第
一次陷入了迷茫。

正当王亲民考虑何去何从时，父
亲的一位徒弟来访，得知他的事情后
建议：“你就做板胡吧，戏剧正在复苏，
板胡有需求、有市场。”

命运多舛。2000 年，30 多年没有
做过板胡的王亲民，一上手却很娴熟。
“我可能天生就是干这个的。”辗转多
年，王亲民还是拾起了祖传的技艺，
“没办法，我得养家，得生存，总要有个
营生干”。

一把板胡的“道”与“术”

“板胡是有味道的。”在王亲民看
来，制作板胡绝不仅仅是技术活，而是
一场与自然、与音乐、与传统的深度对
话。
“做乐器特别麻烦，从选料到储存

到制作，都有一套相当严格的要求。光

是木料，就必须用 30 年甚至 50 年以
上自然风干的
料，做成半成品
后，还要再放 5
年以上定型。没
有这个耐心，做
不了乐器。”谈
起板胡制作，王

亲民眼里充
满了光。

一把
形状看似
简单的板
胡，谁承
想制作起

来却多达
200 余道
工序。光
是杆子上
的轴子就
有麻花、6 瓣、
8 瓣 、16 瓣 、24
瓣、36瓣之分。王
亲民拿出一个麻
花状螺纹的轴子
比画，“看似简单的一个轴子，不能用
锯子，要先用斧子砍，砍出大概形状后
再旋，旋好后两边打眼，然后在眼上粘
一层骨头粘一层木头再粘一层骨头，
待干透后在上面打眼用楔子固定，最
后用锉子锉出螺纹。现在大部分用这

种麻花轴子，看着虽然比较简单，但手
工做一对也要花费十几个小时，要是
做 36瓣的轴子，更考验功夫”。

作为决定一把板胡种类和品质的
琴筒部分所使用的椰壳，选起来更是
千里挑一。每年国庆节后，王亲民都要
去海南的椰子罐头加工厂待一个月，

从罐头厂堆积如山的椰壳中，挑选出
能够达到琴筒标准的椰壳。“每天都是
从天亮一直选到天黑，从这一座椰壳
‘山’挪到另外一座，20 万个椰壳里，
只能挑出 800个可以用的。”几十年如
一日，他一直坚守着那份严苛的标准。

让人惊讶的是，掌握一手板胡制
作技艺的王亲民，不会拉板胡，却能通

过敲击发音体板子来判断音质。“每把
板胡的品质由它自身板材决定，而不
同的剧种、不同的流派，对发音体的要
求千差万别。”王亲民如是说。
“全国各地戏曲剧种不同，不同剧

种所需板胡的制作也不同，甚至同一
剧种不同流派也各自不同。例如做评
戏，你要做马派，那个发音体就是根据

马派发音来选
择；你要做白
派，那就是白派

的做法。”这么多
年，每到一个地方销售

板胡和椰壳的时候，王亲
民都会和当地戏曲艺术家
交流，了解、学习和掌握当

地剧种的特点和要求，以
便制作出与之相符的板
胡。

2025 年，王亲民向陕
西省文化馆捐了 37 个做
好的椰壳，这标志着他至
少掌握了 37 种剧种板胡

的制作方法。“活到老，学到老嘛。”王
亲民笑着说。

守艺路上的酸甜苦辣

小屋里没有暖气，每天工作的阳

台窗户却常年敞着。面对如此阴冷杂
乱又狭小的居住环境，王亲民很坦然，
只是一句“习惯了”。这是整个采访过
程中，他说得最多的三个字。

但习惯的背后，是一段段常人难
以想象的艰辛往事。

从 2000 年开始继承祖业制作板
胡，王亲民便开始了漫漫销售路。每年

都要出远门，带着板胡和椰壳，足迹遍
布西北五省区，以及河南、河北、北京、
天津和辽宁。

为了省钱，他在废品店花 8 块钱
买了一个小孩推车，拆掉篷布用来装
货。“一出去就带两麻包椰壳，有 200
多个，把麻包绑在推车上，赶绿皮火
车。”就这样一路向东先到郑州，然后

北上，转新乡，过邯郸，到石家庄，出保
定，至北京，然后转天津、唐山。全程十
多天，一路推销下去，从来不进饭店、
不住旅馆。饿了就花两块钱买几个馒
头，就着水龙头里的凉水，就是一顿
饭；困了就睡在车站广场上。

那时候，王亲民生活窘迫，一分钱

恨不得掰成两半花，“板胡的用料考
究，守着这一屋子的好料，我想赚钱很
容易，但我不能昧良心”。日子虽然清
苦，王亲民谨遵家训和父亲的教导，守
着祖传的手艺和心里的那道防线，一
个好椰壳卖 100 元，普通的卖 15 元，
出去一趟能挣 1000 元左右，“够一家
老小两三个月生活”。

一年冬天，王亲民出门西行沿路
销售，从天水到定西，从兰州到武威，
再到金昌，还剩下大半袋货没卖完，听
人说敦煌那边好卖，便计划赶火车去
敦煌。从县城赶到金昌火车站，早到了
两个多小时，候车室还未开门，天寒地
冻加上饥肠辘辘，他破天荒地下了次

馆子，要了一碗 1.8 元的兰州拉面。
“当时专门叮嘱师傅面要多煮一会儿，
结果端上来还是有点夹生，想着让师
傅再帮忙煮一下，却遭到拒绝，无奈只
能硬着头皮吃完。”

当晚上了火车，安放好货物，席地
而坐。快到酒泉时，肚子突然不舒服，
“火车上排队上厕所的人很多，前面就

剩两个人的时候，我却没有憋住……”
进了厕所，利用水龙头里细小的冰水，
王亲民简单冲洗了一下，扔掉了秋裤
和棉裤，凌晨两点多，穿着单裤站在了
酒泉火车站的广场上，而去敦煌的火
车要到早上 7点钟才发车。

在那个零下 28益滴水成冰的夜
里，王亲民愣是没舍得住进火车站对

面只要 5块钱一晚的旅馆。“早上 7点
钟的车，还有 4个多小时，刚站在广场
浑身就冻僵了，咋弄呢？”他想起了小
学课文里跑步取暖的故事，把推车放
置在一旁，沿着广场开始跑圈，直到火
车发车……

在敦煌下了火车，他连忙跑出火

车站，花 6 块钱买了条棉裤穿上，身子
才慢慢恢复知觉暖和起来，“到现在我
还穿着这条棉裤，十几年了”。王亲民
撩起裤子，让我们看他那条经过岁月
磨损已经变薄的棉裤。说这话时，老人
笑着，仿佛在讲别人的故事。

有想过放弃吗？
“那时候 50 多岁，娃上

学要交学费，还有将近 90 岁
的父母要养活，咋放弃？你有
责任啊。”回想起当时的窘
迫，王亲民很无奈，但又很欣
慰，“我没有其他本事，也不
会别的，只能靠这个。也幸好
我不会别的，只会做板胡，不
然，这门手艺就消失了，真的

就消失了……”

老手艺如何等到“春天”

“手工和机器不一样，手工
做出来的东西是活的，机器做出
来的东西看着漂亮，但手感很冰

凉，行家一上手就知道，没有那个
味道。”面对工业化的冲击，王亲民

始终相信手工乐器的价值。“就像
那 200益的烘箱，木料放进去烘干，分
子结构早就改变了，这样的料子能做
出来好东西？”

虽然对手工乐器充满信心，王亲
民也不得不接受机器制品价格低廉的
冲击，“这本就是一个小众化的东西，
面对上千元甚至几万元的手工乐器，

初学者一定会选择几十上百元的机器
制品，生存太难了！”

为了能够让这门手艺传下去，王
亲民开始免费收徒，“我收了 4 位徒
弟，但都没有从事这个行当，我也不要
求他们非要做这个，人家也要生活，只
有有了生存基础，手艺才能传承下
去”。

“只要有人愿意学，我就免费毫无
保留地教。哎，都要失传了，保留还有
什么意义……”王亲民一声叹息。

除了带徒弟，他还积极响应省文
化馆和市非遗保护中心的号召，进学
校、去景区宣传板胡文化，不遗余力地
为传承努力着。

如今，王亲民最担心的，是这门手
艺会在他之后失传。“人这一辈子，总
得为社会留点东西。我现在 70 多岁
了，还能干个十几年。”面对濒临失传
的危机，他开始慢慢记录一些东西，把
秦腔板胡的制作流程和细节写下来，
“起码要有一个资料能够留下来”。

“近年来，传统技艺生存空间受到

挤压，大量技艺面临流失风险，抢救保
护迫在眉睫。为此，我们市群艺馆加大
对非遗保护的宣传，在各类活动现场
设置非遗项目展示区，向广大群众介
绍非遗项目，让大家了解非遗，进而激
发学习非遗的兴趣。同时，组织非遗代
表性传承人走进学校讲非遗、教非遗，
让下一代了解我们国家的优秀传统文

化。为了让这些技艺更好地传承下去，
我们还通过文字和视频记录下来归
档，最大限度地做到有史可查。”西安
市群众艺术馆馆长白利群说。

72 岁的王亲民，每天还在 3 平方
米的阳台上忙碌着，一干就是 12 个小
时。冬天没有暖气，窗户敞着；夏天没

有空调，浑身是汗。他就这样宅在小屋
里，两三百元就是一个月全部的生活
开销。如此清贫，却向陕西省文化馆、
易俗社、西安市非遗博物馆、新城区文
化馆等单位捐赠各种板胡、椰壳、工具
等老物件，精神上非常充实。

从清末到今天，从“西京全儀合”
到西安老小区，王氏家族用几代人的

坚守，为秦腔守住了“魂”。而这把
“魂”，如今握在王亲民手中。他不知道
自己还能干多久，但他知道，只要还干
得动，他就会继续守下去。

一把板胡，百年传承。一位老人，
一生守艺。

文化艺术报全媒体记者 宋光 实

习生 赵若琦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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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亲民展示原“西京全儀合”乐器行钢印

王亲民介绍秦腔板胡
的制作流程

王亲民获得的省级非遗项目证书 王亲民向易俗社百年博物馆捐赠板胡的证书


